
你算老几

小时候，读《说唐》，最喜欢、最
惊奇的就是那些武功高强的大将
有个排行榜，什么第一员猛将李元
霸， 第二员猛将宇文成都……第
十员猛将罗成……后来，听三国
故事，有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
五马六张飞的猛将排名； 又读
《水浒传》，看到一百单八将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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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交椅， 一开始我以为那些
好汉是排名不分先后的，后来才
知道，那些好汉也是有个排行榜
的，最起码来说，天罡和地煞就
是两个不同的层次，虽然没有霄
壤之别，但也相当于现在国外的
上议院和下议院吧。

如今，在社会上行走几十年
了， 才知道排名真的很重要、很
厉害。虽然说，我们的社会主义
社会是消灭了阶级，实现了人人
平等，但在现实生活中，排名、等
级真的无处不在。开会时，领导
的排序，酒桌上，上下席的座次，

另外还有， 人在单位的级别、待
遇和官阶高低， 在专业领域，水
平的高下、获奖的层次、座次的
高低等等， 无不说明人在社会，

上下沉浮，归根结底，是要停留
或长期呆在某个层面上、某个座
次上、某个定位上的。此等情状
也说明要想人人平等是何等理
想化， 就像要把全世界都平整
化、没有高低一样。

古人总结了很多关于排名、

定位的哲理： 如枪打出头鸟。宁
为鸡头、不为凤尾，一人之下、万
人之上，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等。

中国历来是个等级森严的社会，

官大一级压死人，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等说明， 很多时候，

人在生存、生活中，其实就是混
一个排名，混个名堂出来。

在《水浒》中，在等级森严的
排序中，还有一个让人欣慰的现
象。按排名，鼓上蚤时迁排名倒
数第二。 这水浒一百单八将，搁
一起就是一社会缩影，工农商学
兵，农林牧副渔，整得倍儿齐，不
管人家怎么混的，那都是正经行
当，苗红根正，独有鼓上蚤时迁、

白日鼠白胜等几个另类捞偏门，

以盗窃为生。而时迁把武学里的
至高境界轻功、 曲艺界的口技、

演艺界的乔装术成功地融入了
盗窃行业， 基本上无往不利。民
间还演绎了许多时迁神偷盖世、

劫富济贫、深受百姓爱戴的传说
故事。时迁逐渐成为了梁山大名
鼎鼎的第三只神秘的小手、中国
小偷行业的榜样、一面值得后来
者瞻仰的旗帜， 乃至这个行当的
祖宗。水浒里好汉众多，我们一般
说出名来的大概就二三十个吧，

但不知道鼓上蚤时迁的不多，他
在大宋朝的小偷中排名靠前。

另一个是水浒里的圣手书
生萧让， 排梁山好汉第四十六
位，排名中等。萧让其实是一特
安分守己、 老实巴交的文艺青
年，没坏心眼，更没什么远大的
理想。俗话说“一招鲜，吃遍天”，

萧让平日里写写画画，帮人代个
书，逢年过节给人写写对联什么
的，心血来潮的时候给书法杂志
投个稿赚点儿稿费什么的，日子
过得倒也舒坦安生，这是手艺人
的谋生之道。 但萧让更是不得
了，把当朝太师蔡京（因人品不
好才没入选宋朝四大书法家）的
家书仿造得连他儿子楞没看出
来。要不是“傻蛋”吴用画蛇添足
非得在家书后面加盖伪造法人
章被黄文炳识破， 这假冒的家书
几乎天衣无缝了。 小萧也许一辈
子也想象不到， 自己这样手无缚
鸡之力的一介书生最后会加入梁
山暴力团体并有把交椅坐。 按说
萧让在这个集团里是无用“武”之
地的，但他确实是“梁山第一”的
著名书法家，善写当时苏、黄、米、

蔡四种字体。最后招安时，第一个
被朝廷征用，落了个善终。

人在社会中有时就像鱼在
大海里，该吃啥、该在哪个层面
走动，既有后天打拼也有命中注
定，所以，当你处在社会底层时
你也不要妄自菲薄，因为变化无
时不在，一切皆有可能；但在单
位、在社会、在“圈里”，你得掂量
掂量自己算老几。 若你不思进
取、排名一直垫底，那你就得努
力了，要赶紧让自己上一个层面，

力求在某些方面出类拔萃、 数一
数二。只有这样，才能东方不亮西
方亮，黑了白天有晚上。从总体上
看， 历史不止是排名第一的人写
的，更多的是干事的人写的。

□

肖东

□

潘宗豪

监考百态

每个人的一生都要经历各种各样
的考试。只要提到考试，大部分的考生
都是一脸惆怅的样子， 而那些坐在台
前的监考老师， 大都以为只要坐在台
上，就安然无事。其实，对有些监考老
师来说，更大的乐趣，是在于看学生的
考试百态。

笔者当过几年教师，监考对于我
而言也算老马识途，经验丰富，往往
一看学生的考试姿态，便知道是否有
作弊的嫌疑。其实，从平常学生上课
的态度、作业完成情况以及和老师的
互动，就约略可看出这位学生在考试
时的态度。一般说来，上课不认真、作
业也不交的那些孩子，通常不会有多

大的学习成效，表现在考试时，自然
就是马虎应付；静得下来的，就是一
直看着考题， 但永远不知答案为何？

静不下来的，就是开始玩文具盒里的
东西， 玩腻了， 就开始伺机作弊。因
此，常在十多分钟过后，会开始传来
笔掉下去的声音，桌椅木板铁钉螺丝
松动的声音……

当然， 每次考试总会有几位奋笔
疾书的学生， 他们通常都是平常表现
极佳的孩子；或是有些根本不会写，但
是胡乱地瞎掰。但是，有一些，别看他
们奋笔疾书就一眼认定绝对考得很好，

也许他正在写卡片或是糊乱涂鸭呢。

有一种最“低级”的作弊方式，就
是“斜眼偷瞄”；随着社会的进步，作弊
的方式也已经慢慢走向“光明正大化”

了。 例如我抓过一个把答案写在卫生
纸上，后面那位同学假装咳嗽了几声，

于是前面那位同学便很“好心”地顺手
抽了几张卫生纸交给他，真是“助人为
乐” 的好榜样； 还有一种作弊方式是
“跺脚声”，但仅限于判断题和选择题；

还有一种用头发来告知答案的， 这是
我唯一看过一次较为高超的手法：女
孩子头发较长，她会托着腮帮子，用手
指头来比一、二、三、四、圈、叉，头发半
遮半现地给答案， 但是最后因为我监
考“过于认真”，就将她们两位“处以重
刑”，直接收了试卷。我也幽默地给她
们一个小小的建议：“手势还需锻炼！”

想想自己以前当学生时， 也会不
惜冒着“危险”作出各种可以得到答案
的方式， 哪怕会挨得老师的白眼或被
抓了现行，只要能够考出好成绩，那些
不光明的行为， 都是可以在高分背后
被谅解！后来自己当上了老师，有了无
数次的监考经验， 看到不胜枚举的作
弊方式，不正是数年前自己的翻版吗？

静夜思

撞进荒原
击碎月光
谁
与我同行
穿越穿越穿越
依然无法抵达
远离远方还是远方
远离酒杯抵达麦地
远离是最快的抵达
抵达是最快的远离
开始寂寞

在青铜里寻找自己
迷失了这么久
怀念原来的模样
天堂的人已经走光
留下忧伤
还会有人来吗
想起家乡
那一刻
想起清淡
清淡地活着
无力忧伤
躲进角落渴望诉说
铅华落尽谁是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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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都艺苑

忆 战 友

我的战友田炳臣同志是原
二野二纵队五旅十三团特务连
副指导员。 一九四七年春到旅
教导队学习， 七月随刘邓大军
南下大别山。 部队到达大别山
后， 敌人当时集中了几十万兵
力要与我们决战。 当时我军只
有十几万兵力。 鉴于敌人的兵
力占绝对优势且密集靠拢，我
军难以打歼灭战， 故总部根据
中央军委指示， 决定把主力部
队转到淮北平原实行大兵团机
动，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留下少数部队坚持在大别山的
斗争。 这样田炳臣同志就随旅
教导队留在了大别山。 大部队
出山后， 大别山的斗争形势就
非常艰险了。 敌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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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旅
的兵力配合地方反动武装对大
别山区进行疯狂扫荡， 为适应
战斗需要， 我们教导队的番号
也变了，把中队改成连，区队改
成排，并要求地方干部武装化。

在敌人残酷的扫荡下， 地方干
部已无法开展工作， 只好把他
们编成我们连的一个排， 随我
们一起行动。 一九四八年五月
下旬， 我们驻扎商城东南一个
叫邓冲的地方。一日拂晓，我们
突然被国民党部队袭击包围，

当战斗打响后， 我就迅速地把
部队拉上了山（指连部集合点）。

我们排刚上山， 连长就带着其
余三个排向外突围。 这时战斗
打得非常激烈，敌人轻、重机枪
和迫击炮像刮风一样猛烈地向
我们突围部队疯狂攻击。 就在
此时， 我们副指挥长带着几个
人来到了我们阵地。他简单地
问了一些情况，就叫我把部队
撤下来跟他走（因我们没有后

方依托，枪支弹药消耗了没法
补充，人员受伤了没地方救治，

所以领导决定不要和敌人正规
部队硬拼）。到指挥部后，领导
经研究决定让我带领我们排返
回阵地了解部队突围情况。我
们到阵地后发现部队已突围
了， 而敌人也为追赶突围部队
离开了， 只留下我们牺牲同志
的遗体和负伤的同志。 这时我
一面组织一些人掩埋牺牲同志
的遗体， 一面组织一些人运送
伤员（向指挥部驻地送）。因没
有担架， 只好借用群众门板和
木梯再铺上些稻草把伤员放上
去。 在我们抬伤员时就出现了
这样一种情景： 当抬负重伤的
田炳臣同志时， 他说：“我是共
产党员， 你们先抬别的同志
吧。”当我们把其他同志抬罢又
去抬他时，他又说：“我不行了，

不要再救我了。” 并把衣服掀
开， 我们看见他的肠子已流出
体外， 他又把身上仅有的两块
银元递给张兰廷同志说：“你代
我交上最后一次党费吧。”因为
当时敌人正在进行疯狂的清剿
扫荡，我们又没有后方医院，缺
医少药不能做手术，所以医护人
员只好用手把流出体外的肠子
塞回原处，然后用纱布将伤口包
扎，并把他安排在当地群众家养
伤。因为当时敌人正在进行清剿
扫荡， 我们部队不便在此久留，

只好含泪离开。不久田炳臣同志
就和我们永别了。

田炳臣同志在生命处于垂
危的时刻，想到的是别人，想到
的是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这
是多么高尚的道德！

每当我回忆起亲爱的好战
友田炳臣同志时心情就无比的
沉痛。

满 墙 眼 睛

淮河到王家坝之后，一抹身，白露河一个
猛子扎过去，急马三枪地汇入后跟着就走了。

白露河是淮河中游的首席支流，地盘大，无意
间给这地方就留下了许多的滩涂、 广阔的分
洪道和无穷无尽的灾害。

淮河与白露河这对母子河形成的水灾很
有耐性，往往有夏秋两个季节那么长，又很脆
弱，如同一个羸弱之人生场病，说来就来了，

可不是说去就去，不到三魂荡荡、七魄悠悠就
会没完没了。老人们说，蛤蟆尿泡尿，水涨三
尺高。一夜白帐子雨，第二天推门一看，满眼
白亮亮的，水上来了。好不容易熬到水下去，

留下的只剩满地的淤泥。白面馍馍漂跑了，大
米饭漂跑了， 连同烧锅的柴火都淹得无影无
踪。水灾每年联本上演，一次下去了，隔不了
多久又兴风作浪，卷土重来。

水灾过后的土地疲弱地躺在无力的秋阳
下，时令不等人，已经没有翻晒一遍再种植的
时间，耕地刚能经住脚，乡亲们拿着铲子、扛着
锄头、挎着种子种些“秋杂”去了。秋杂，主要是
晚秋的豆类、玉米等。因为错了时令，庄稼是长
出了，收成却很差，收一些瘪豆子、甜玉米穗
子，晒晒打打，用布袋一装，留待过冬充饥。

饥饿的冬天特别漫长， 寒冷的冬天特别

难耐。于是，收“后秋”的时候，每一把庄稼秸
秆都是宝贵的，弄丢了，牲口吃什么？做饭烧
什么？ 母亲们会对着不珍惜柴草的孩子怒不
可遏地吼道：“等大雪封门， 把腿插在锅洞里
烧吧！”孩子默然，小心地收起每一根可用的
柴火。即使这样，冬天里，粮仍不够吃，柴仍不
够烧。粮是大人们的事，用柴困难小孩子就得
为父母分担些责任了。

各种打柴割草搂草打庄稼茬之外， 农人
们还要在夏、秋季贴牛粪粑粑，以待冬天烧锅
烤火之用。

牛是生产队的，春夏秋三季分到社员家里
放牧，牛粪可是农户的。一夜之间，大牛小牛将
牛粪摆满了一场子，大堆小堆，堆的淌的，形状
各异。一大早起来———有时比牛起的还早———

开始用铁锨清场子，将牛粪甩在靠粪堆近些但
又比较干净的地方，清理时一定要连同牛粪场
的残渣地上的树叶可燃的草棍窝在一起，拿铁
锨用心地泥一遍，发酵，须一个上午的时间。

牛粪在庄稼人的眼里是不脏的， 甚至是
清洁的粪肥。即使用鼻子嗅一嗅，暖烘烘的气
息，并不臭，很像牛身上发出的气味，暖暖的，

很可靠。所以，到了中午贴粪粑粑的时候，农
人会不假思索地伸出双手来。

发酵后的牛粪有点烫手， 天上的毒日头
更是烫人， 农人头上脸上胳膊上的汗水哗啦

啦地流下来，一起汇入了牛粪堆上，正好用手
揉搓。农人贴牛粪粑粑的动作过程就像和面，

灵活的双臂可着力气踹、翻、揉、打，噼噼啪啪
地响起来。一番工作后，牛粪的“筋”出来了，

粘连性上好，可以往墙上贴了。小心地用破陶
盆或破瓷盆把它端到一面墙的跟前去， 很快
就可以开始上墙工作了。

贴牛粪粑粑是农家传统的手工活， 也是
讲究的工艺活，可不是往墙上一糊就完事了。

拿一个破容器盛上水作离手剂， 双手朝水面
一拍，一扭身从破盆里捞出一团，左右手一倒
腾，再一侧腰，那块粑粑就在最合适的地方找
准了位置。为什么说它的位置正合适呢？在此
之前主人已经在这面墙上用目光量来量去，

横贴竖贴， 留多大间距， 心里早就绘就了图
表。 一个技术熟练的农人一口气贴出来的一
墙粑粑就是一幅巨大的工艺品， 看了让人心
里舒坦， 很多时候过往的人还会情不自禁地
发出啧啧的赞叹呢。

农家的土坯墙最适合贴牛粪粑粑， 雨打
风吹，墙面糙，最容易粘贴。但是，并不是每一
面墙都可粘贴，院子里，开门向阳的墙面，还
有墙面离别人家门窗较近的地方不能贴。那
些讲究都是有规矩的，和传统有关，和风俗有
关，也许是可以申遗的呢。

一期牛粪粑粑轮上了晴好的天，六七天也

就可以揭下来了。每一块黄黑色，用手一弹嘣
嘣脆响，像一块芝麻饼，令人产生无限遐想。一
墙的牛粪粑粑揭下来有很像样的一堆，码在屋
檐下、棚子里，也可以是厨房里，留待冬天使
用。一家到底用多少粑粑，看人口定，人口多，

墙面小的，几期才能攒够过一冬用的。这样的
人家往往年年把生产队的场屋墙面也占用上。

牛粪粑粑烤火、烧饭都是上品，没有烟雾，

熬火，火色特别红，几块一架，烤火满屋子热堂
堂的，柴火都远不能及。熬出的稀饭特别粘，特
别香。有一个笑话，说一家新媳妇回娘家夸婆
家的饭好吃：“哎呀，那牛粪熬的饭可真香。”

牛粪粑粑可是白露河区域内的特产，还
引起不少相关的话题呢。

据说，牛粪粑粑刚上墙的当天夜晚，看家
的狗会认真地咬一夜。 农人一代一代也没弄
懂到底是咋回事。一是，猜想，可能这些狗真
以为这些粑粑可以食用，作画饼浮想吧。老奶
奶形容说，那个年头啊，人饿得前墙贴后墙，

狗饿得呀是左墙贴右墙，一走三晃荡，看见啥
都像吃的。二是，也许，是狗对满墙眼睛的恐
惧呢。又据说，一个过路的小偷想顺手牵羊到
庄子上拿点什么，绕过老树一抬头，看到一墙
的眼睛瞪着他，惊惧之下，被饿狗逮个正着。

于是， 这地方的牛粪粑粑如同满墙眼睛的故
事就广泛传开了。

这些都是陈年旧事， 比陈年的老窖还旧
了。淮河、白露河，二十几年来一经治理，百害
皆消。但是，历史的疤痕平复之后，不痛了，难
免还会偶尔痒痒。 连我的孩子也认为我叨叨
的都是一些荒诞不经的事儿。 为记住曾经的
拥有，记下它，是为“经”。不能成为“典”那是
应该的。

无 愧 人 生

毛泽东曾说过“人活着是要有点精神的”。

我这一生正验证了这一至理名言。

虽然我
1947

年刚满
14

岁就参了军、步入了
解放军大家庭，但经过部队、组织上的教育和
无数次战斗的历练，特别是在淮海战役一个多
月紧张的摔打洗礼， 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
高， 并坚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 的信念。在
1949

年
4

月
21

日突破长江天堑的渡江战役中，

我在突击营的指挥船上当了一名急救伤员的
卫生员。由于我们的船大目标也大，当时成了
敌人的主要攻击目标。在前进中很多战友包括
我都先后负伤，当我醒过来时看着战友们纷纷
倒下，我顽强地站了起来，包扎了自己的伤口，

忍着疼痛冒着枪林弹雨在船上跑上跑下抢救
伤员

50

余名。当船快要靠岸时，由于我们的船
舷上受敌人机枪和机关炮子弹、 炮弹洞穿太
多，江水凶猛地从洞孔涌进船舱。尽管有专人
堵洞，也无际于事。当船快要到岸边时，涌进船
舱的水已平船板，船上

65

名指战员和牺牲的战
友一齐被江水吞没，仅有营长李学增、重机枪
班长宋金斗和我三人从水中挣扎出来登上了
岸。登岸后和大部队失去了联系，我跟着李学
增营长（后为总参测绘局首任局长）冒着倾盆
大雨向香山前进，在快爬到山顶时，我登脱了
一块石头，滑到山底昏了过去。经大雨的拍打
和营长的呼唤， 我醒来时看到周围一片黑暗：

“这是什么地方？”“你刚才跌滑到山脚下了。”

我当时试着站起来：“我要赶部队，不能掉队。”

忍着刺骨的疼痛在营长地搀扶下，我重新爬上

了香山，找到了大部队。（当时因没有条件检查
治疗而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期，至今已造成胸腰
骶椎唇样骨质增生，还经常疼痛不能用力。）战
斗结束后，我荣立了纵队（即现在的十五军）一
等功，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渡江战役结束后， 部队又急速冒雨踏泥
泞，直捣福建省南平，千里追击敌人。江南的
四、五月正值淫雨霏霏的季节，走在当地的三
合土路上，第二天鞋子都被磨破了，因后勤跟
不上部队的快速行进，只得买老乡的稻草裹在
脚上走路，走不多远脚就被磨破了，一路上鲜
血淋漓，但一直坚持打仗，并步行到达南平。在
南平，部队稍事休整之后，后勤部队才赶上来，

战士们才穿上了鞋子。

紧接着部队又进军大西南，参加了广西追
歼白崇禧部队的战斗。在进军云南途中迎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在川南的崇山峻岭
中，冒雨在瘴疠笼罩中剿匪半年后，我又报名
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入朝参战。经过三年的残
酷战争，迎来了朝鲜战争的胜利。

归国后，我于
1963

年
3

月首批转业支商。我
在商业战线上均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在
“文革”时期同样受到了较大冲击，下放农村三
年，在农村除了参加正常的劳动外，为了更好
地为农民兄弟解除病痛，我先在自己身上做试
验，学会了针灸和按摩，给农民兄弟治病，解除
了他们的痛苦，直至落实政策返城。

在这
20

多年的非常时期，先后如期完成了
组织上交给的工作和战斗任务，哪怕自己开始
不会做的，再艰难我都能克服困难、想方设法
完成。如在朝鲜战场上，组织上需要我从卫生

干事的岗位上转为作战参谋，第二天就跟随突
击队反击上佳山战斗，反击成功后，为了了解
阵地后的兵力和武器的配置情况，以便巩固阵
地，从未学过测绘知识和绘制地图的我，在接
受任务后当晚便请教一位老参谋，从识图绘图
和各种标志学起，直到凌晨两点终于全部学会
了，第二天晚上随部队在反击战中，顺利地完
成了此一光荣任务。 战后荣立国际三等功一
次。再如

1949

年
10

月
14

日部队转战广东恩平南
一个小村庄后接到命令：国民党

21

兵团
39

军要
乘汽车逃往海南岛，令我团改作二野战军前卫
团火速从小道近路步行

150

里截住该敌。 下午
五点钟动员， 在一旁的伙房里已经将饭做好，

但没有菜，只有白饭，于是每人用毛巾包上一
包米饭边走边吃，吃完后一路小跑，天黑后行
进在老乡的稻田埂上，前面部队有人在埂上滑
倒过，埂上水淋淋的，我刚一脚踏上田埂，就滑
倒在稻田里， 爬起来就感觉右脚脖子一阵剧
疼，但为了在解放全中国最后一次战斗中完成
任务立大功，当时我忍着剧疼，一拐一拐地跟
上了部队。拂晓前，部队在阳江的丘陵公路上
截住了敌人，在友军的配合下歼敌

4

万余名。战
斗结束后， 我脚红肿得连鞋子都穿不上了。由
于部队又接受了进军云南昆明的新任务，领导
让我住卫生队治疗，但我坚持不去，结果只用
一根竹子做的拐杖坚持走了半月，红肿逐渐消
了，但右脚脖子外侧的髁骨已突出来了，此后
虽然有时还痛， 但认为没大问题就没有管它，

后来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现在走路时还剧烈
疼痛。

1997

年
11

月我不幸中风，刚开始被医生误

诊为感冒在家吃药耽误病情，后经住院治疗病
情好转。出院后，我每天除了正常的食宿外，基
本上全都在坚持锻炼， 整整坚持了三年。

2001

年是我中风后的第四个年头，我已经是
69

岁的
老人了，但高度的共产党员的责任心使我感到
岁月不饶人，时不我待。我原所在的部队，是由
原红军十军团、七十五师一团二营发展起来的
一支有红军血统的英雄部队，有着无数的光辉
历史、史料及星光闪烁的战例，需要抢救并保
存下去，留给后人汲取和参考。但这支部队当
时的文化素质太低，我这个只有小学文化就属
“知识分子”了，所以，我责无旁贷，“我要在这
有生之年竭尽全力撰写出来传给后人”。 金秋
九月，我拖着残腿扶着拐杖，在老伴的陪护下
自费乘车，四处找老首长、老战友广泛搜集资
料，年底返家梳理资料，春节前正是信阳大雪
纷飞天气寒冷的时候，我坐在火炉旁三个月含
着眼泪完成初稿，经反复修改后，次年三月将
初稿打印成册的一部《十五军的拳头团》

30

余
万字的历史文献， 送交给有关领导审阅后，得
到他们的认可和肯定，向守志司令员（我原旅
长和军长）亲笔作了序言，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资料馆予以永久收藏，十五军再版重印，该书
还作为新兵入伍后的一堂传统教育课的教程。

进入
21

世纪以来，祖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
上发生着一日千里的变化，我激情澎湃，想要
用手中拙笔如实地记录下这一系列的变化和
感受，但可惜我不会写诗，难以用这一有力的
武器、用最简单美妙的词语形式描绘瑰丽的世
界， 这时我想起了我所熟悉的诗人祖袭尧父
子。在祖老师的带动传授之下开始了学诗和诗
词创作， 我一开始就从最难的格律诗学起，痴
迷地钻进了平平仄仄的练习。学习的同时又向
有关诗刊和杂志上投稿， 不久就一炮打响，我
的诗歌在杂志上得到发表，并先后有数百首诗
词在报刊上正式发表。

2006

年上半年即达近
400

首，这时我结集出版了《潘宗豪诗集》，进入
2009

年又同诗友合著《八友斋吟草》出版。

日 子

（外一首）

其实，日子就是一件容器
我们的理想在改变着它的

形状

我们的心是一条金鱼
日子就是一件精致的鱼缸
我们的心是一条尼罗鳄
日子就变成了尼罗河
而我们的心，如果
是一条凶猛的大白鲨时
日子就不得不汹涌成大

海……

日子是每一个人的日子
它当然适合每一个人
但现实是，大多数人
整天都在对日子抱怨
那可能是因为，你的心
或许已经长在了鳄鱼的体

内
身体却困在鱼缸里了
或者，你本来就是一条金鱼
心却不切实际地
天天梦想着在大海遨游

高考岁月

一盏油腻腻的煤油灯
在那个岁月，坚强地扎根

在我的课桌上
每个夜晚
都在燃烧着我对幸福的渴

望

翻过两座大山趟过一条小
河

从春天到夏天
让父亲的嘱托发芽了再开

花
从秋天到冬天
让母亲的叮咛收割了再收

藏
教室里那个靠窗的位置
我从不敢懈怠和荒凉

不知道黑夜有没有尽头
只知道明天比今天更长
那段难忘的高考岁月，我

只知道
世界上所有的光芒
全都集中在我那盏煤油灯

上

今天，当我坐在这座城市
的一幢高楼的

写字间临窗的位置
只要回过身来朝老家的方

向望
依然还能看见那盏煤油灯

摇曳的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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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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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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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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湍水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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